以蜗牛中的坚强前行
（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  初一1班  罗锐） 
 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回报以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泰戈尔
 完了！完了!月考又考砸了！全初中的考试结束了，中午午饭时间，我带着考砸的情绪，一个人站在宁静的教室窗户旁。大雨过后，夏风用她的那双冰冷的手打着我的脸。四周静悄悄的，仿佛就像我的成绩一样，没有大的起落，也不是理想的状态，寒风中枫叶的叶子黄了，即将迎来丰收的季节，农民们要收获了，我的收获在哪里呢？我思索着，苦闷着。
      我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，只见一个幼小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——蜗牛，那是一只幼年的蜗牛，这个小家伙一直在努力地向上攀爬着，微风拂过小蜗牛，它还时不时地晃动着它那沉重的身躯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样子，在湿润的空气中，蜗牛背着他那比自己身体沉几倍的壳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着顶峰出发，有时候身子也会下滑一段路程，可这并没有磨掉他坚毅的精神，他还是努力的向上爬，哎，这只蜗牛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自己根本很难爬到顶上，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？一个声音从我的心里传了出来。
      “看什么呢!”一个声音打破了这股宁静，我循声望去，原来是同桌呀，便不屑的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看蜗牛呢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可以滚了。”
      “脾气还挺大！是不是考砸了，一个人在这里看风景？”同桌问道。
      “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?”

       “竟然这样？我就给你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吧！什么动物可以达到金字塔塔顶？”
       “不知道！”
       “是蜗牛和老鹰！”说完便一个转身离开了教室。
       他走后，我反复思考他说的那一句话，老鹰有这一对健壮的翅膀，可以翱翔整个天空之中。可是蜗牛为什么可以呢？我的目光又回到了蜗牛的身上，谈笑间，他似乎又向前窜了一截，它向上爬的姿态是那么昂贵、那么形象、是那么的富有生机。纵然眼前的那条路是那么灰暗、纵然天空是那么遥远、纵然还有刺骨的寒风凛冽地刮着，但它从始至终，都背着他那沉重的壳，抬起头一直向前爬去。
       我回过神来，我便转身向窗外走去，风吹过树叶所发出来飒飒的歌声，那丰饶的田野，飘散着醉人的芳香，瞬间的我精神为之一振，有如画龙点睛一般。我一定要以蜗牛的精神，向前爬行——脚踏实地，坚持不懈，执着向上！期中考试来吧，我不再害怕我也不再退缩，因为只有蜗牛的姿态在我眼前招展。 
生日
           （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  初一2班  柳晶）
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安娜的生日了，安娜想着上次的生日，朋友们聚集在她家，一起抹蛋糕，做游戏，欢声笑语还余留在她家屋顶，安娜更加期待今年的生日了，她希望今年的生日礼物里能有她想要的MP3，她的心已经随着生日飘到外太空了。
安娜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，坐在房间里拿出心爱的小提琴，一曲又一曲得演奏着，这把小提琴是爸爸送给她的，此后他爱上了小提琴那优美的琴音，安娜也喜欢边弹边唱，歌声也如小提琴音一样美。
生日来临的前几天，安娜一家在细雨下，走到江边，站在凉亭内，看着调皮的雨不断落到江里，激起一个个水花，妈妈裹紧了身上的大衣，喝了口热茶，说：“11年前的今天也是现在这般冷啊，也是这样的天气，那时的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”

安娜不解的问：“不过两天才是我生日嘛？”
在旁边沉默许久的爸爸说：“你妈妈为了你，可在产房里折腾了三天三夜呢。”
安娜更加好奇了，她扭头看像妈妈，撒娇的说：给我讲讲那时候事吧！”
妈妈无奈地笑了，说：“那年，就是在我临产期的那一年，我生病了，住进了医院，医生确诊我为肠胃炎，当时肚子疼得我难以咽下任何食物，只能靠输液来维持自身营养…...当时医生考虑到胎儿，就是你，已经得不到任何营养，决定当时就产下你，注射了催产素后，阵痛一阵阵的袭来，我是吊着药瓶被推进产房的，产房内温暖如春，可是我却像站在腊月的雪地里一样，浑身冰冷。”
安娜呆滞了，说：“原来我是个早产儿。”
妈妈点了点头，端起杯子，眼睛凝视远方，似乎越过安娜，越过十几年的光阴，回到那刻骨铭心的一刻：“然后阵痛开始了，每一次阵痛都好像刀刺进心脏一样，随着阵痛间隔的缩短，我越发难熬，当时我尖锐的叫声好想要掀翻了产房的屋顶，疼痛的我难以说出话来，只能一味的尖叫。”
“医生们看我如此痛苦，商量说：要不给她剖腹吧，我好像看到希望的火花，拼尽全力喊：给我剖腹！快给我剖腹！正当医生决定方案时，一个慈祥的声音在我耳畔想起：能自己生，最好自己生。原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，她慈祥的面庞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她握住我的手，平缓的说:很多产妇都是因为喊叫过度而脱力的，所以不要尖叫，把力气用在生孩子上，转移注意力。”
妈妈平静地叙说着，声音没有丝毫的改变，又说：“那声音好像有魔力一样，我不由得按照他的话去做，把注意力放在我肚子里的孩子上，思考着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觉得他那么能折腾，肯定是个男孩。”
“就这样折腾了两天，第三天，在阳光透过产房时，你出生了，看着全身泛红的你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……”

那天就寝前,借着朦胧的月光,安娜细细的品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,他想到了以前的生日,他在与同龄人的欢乐中,却忘记了母亲所经历的一切.在他的生日聚会上,所有的布置,所有的礼物,哪一样不是母亲准备的?而自己却在欢笑中,忘记了母亲的伤痛,十年来她的生日里,似乎就没有亲情的出现,安娜范思哲自己所做的一切……

爸爸在生日前依旧问安娜：“女儿，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？”安娜收回了想要MP3的想法，他请求爸爸把钱给他，让他自己去买，爱偷懒的爸爸当然很乐意，爽快地把钱给了她。
生日当天，在放学后，安娜跑去了一家花店，他要买11支康乃馨送给妈妈，感谢她在生日那天承受的一切。
但是很不巧，花店并没有太多的粉色康乃馨，花店老板问她，可不可以要几支红色的来补一下，安娜坚决地摇头，他只要清一色的粉，花店老板无奈的告诉她，在这个时间，只有花卉市场才有卖的了，按照花店老板指的路，安娜城坐公交车去了那里。
临近黄昏，安娜才抱着一大束康乃馨回了家，妈妈正焦急地等着他，看到他回来，责备她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别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
安娜看妈妈焦急的样子，心底生出一种暖意，他摇摇头，伸出手，把康乃馨送到妈妈眼前：“妈你的礼物！”
“给我？你的生日为什么给我礼物？”
安娜走过去，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说：“听您讲得故事，我改变了主意，我要谢谢你，妈妈。”
妈妈一把搂过他，眼眶微红：“谢谢你，我的女儿！”
西洋拉长了母女俩的身影，安娜拉了一曲“母亲”，衬着夕阳和鲜花，送给她的妈妈。
妈妈，我爱您，谢谢您。这是安娜过的最好的生日，比起那些礼物，这个特殊的礼物，安娜会一直记得。
比起那些物质上的礼物，亲情是不是更重要呢？
马提娜住在小棚子里
               （ 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 初一3班 姜思琪）
     又是这样的天气，北风呼啸。冰冷的海面上波涛汹涌，爸爸的船在不断向自己拍来的大浪中艰难地航行着。风刮断桅杆的声音已经过去很久，这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破船没有了帆，如同一只迷失的旅迹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。这仅仅是个普通的圣诞节前的夜晚。
“哦！上帝！这可怕的天气！”祖母拉了拉毛衣的碎线，坐在灶炉边煮着昨天剩下的稀饭。我不想吃，因为我坐着看老远都能闻到那生了锈的铜锅发出的锈腥味。我已经喝了无数天的锈粥了，闻到那个味道都让我阵阵作呕。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其实还没有到他平时回来的时间，但是我还是想问。我知道每当我问了这个问题，外祖母都是会过来挽我手的，今天她也这么做了。“马提，你看到那个小白点了么？”她指着远处那个若隐若现的、不知道是船还是海浪的白色小点：“那是你爸爸的船。”说实话，我很不喜欢被她这么挽着的感觉。没人会喜欢挽着一层布满褶皱的皮的。我只能尽力把它想象成爸爸的船，虽然我知道，那肯定不是。
我听着狂风呼啸，感倚靠着身后这好像随时就要被狂风刮塌的墙壁，看着摆钟摆锤的摇摆和一只一只咕咕鸟报时的声音。
爸爸竟然回来了！在不知道数了多少只咕咕鸟之后，我想大概有三四只吧。他好像看着不是很高兴，浑身都湿透透了，好像那天我和杰斯在海边看到的毛都被冲掉了的死鸭子。真的一模一样。
“哎，我真是个废柴，又什么都没打到！”他坐下，一手捏着烟，一手捧着那碗粥，可能都凉透了。好吧，爸爸又没打到鱼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少了一顿鱼肉大餐而已啊，为什么要说自己废柴？搞得跟没打到鱼就会流落街头一样。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外祖母很多遍，每一次外祖母的回答都跟我心中的答案一样：“也许那是大人的世界吧！”我真是个天才！能想到和大人一样的东西！
“爸爸！斯佳丽老师批评了凯西上课说话，可我不想让凯西被批评！”我突然想到了今天这件困扰我一天的坏事。“哦是么。”对于这个回答我并不吃惊，至少我知道爸爸听到我说话了。好吧，这是他一贯的答案。风吹开吱吱啦啦的屋门，凉气让我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“哎，这见鬼的天气！”他骂骂咧咧地为我披上自己的外套。真奇怪！他不冷么？
我不想再和他进行无聊的对话，可能是正和他意，乖乖地拿着书包钻进了房间。我真不喜欢哪个书包，又脏又破。但是那是爸爸送我的十岁生日礼物，拿家里所有的破布补的。正因为它是爸爸送的，所以我不得不好好保留着它。祖母说那些破布捡捡可以卖钱，我觉得倒不如做成一个包，总比之前上学抱着一摞书强。
爸爸在外面用阿拉伯语和塞米尔婆婆聊天，肯定绕不开那些钱钱钱的话题，好像宁可在外面冻死也要和她聊完才行。但是就像祖母说的，这就是大人的世界，或者说大人都不怕冷。
我不想再听他们聊下去，写作业都比听他们对话有意思。奇了！
外祖母进来拿了卷毛线头，她不识字，不知道我在本子上写的“该死”。这是我跟学校里的混混学的词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应该是骂人的吧，反正爸爸不允许我说这个词，每一次我第一个音节刚蹦出来，他就会特别生气。是那种暴跳如雷的生气，包括祖母也一样。我并不觉得骂人有什么不对，这是一种趣味啊！可能大人都是神经病？对了，“神经病“他们好像也不让说。
爸爸停止了和塞米尔的愉快的交谈，回来以后好像放松了不少。他瞥了一眼钟，眉心皱了皱，又恢复到之前那种语气对我说话：“马提娜！哦上帝啊！这都什么时间了！你才把作业写完！看看你，快去睡觉吧！”爸爸的命令如圣旨般，我不能违反，也不许反驳。但我绝对不会告诉他我作业没动一笔。
水龙头总是忽冷忽热，但总比我爸爸好，他只让我用热水，自己用冷水。我摸过一次他洗澡用的水，冰凉冰凉的。果然，大人都不怕冷。
胡乱摸一把脸，我坐到床上剪我的脚趾甲。家里冷得像冰窖一样，是那种从脸开始瞬间蔓延你全身的冷。以前爸爸给我讲圣诞爷爷故事的时候，他总是说表现好的小孩子可以获得圣诞爷爷的奖励。“我想要一件棉袄！”这是我当年愚蠢的回答。说真的，那时候的梦想也许就是你忽然之间的灵光一现。想到什么就想要什么，甚至连家庭背景都不用考虑一下的。
爸爸还是答应了我圣诞礼物的请求。好像是8岁左右吧，我的第一件棉袄。
此时我正专心致志地铰着指甲，虽然我能听的到外面传来爸爸的咳嗽声。那绝对是爸爸的，每一次他抽完烟都会这么咳嗽，没有痰，干咳。干咳往往听起来更让人难受。
祖母说爸爸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其实我从他喝粥的时候就看出来了。眼圈乌紫的可怕，他坑坑洼洼的脸想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死人脸一样苍白。嘴唇也是乌紫的，像前几天他给我去买炒杏仁的时候看到的紫葡萄干。爸爸说抽烟能使他感到放松，我试过一次，那味道绝对是我这辈子吸到过最该死的烤大粪的味道了。吸完以后你的鼻子会感觉被一场该死的大粪火烧穿了一样，那种感觉直通你肺里。我又骂人了，对不起，但我觉得爸爸太不应该了。他难受完全是因为吸那该死的烟！
爸爸又来给我讲圣诞老人的故事了，他明明很难受应该需要一个能像他照顾我一样照顾他的人来照顾他。可是没有人吧。
灯已经熄了，我依稀能听到客厅传来祖母和爸爸的谈话声，时不时传来爸爸的咳嗽声。
我最终还是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。
因为我实在累的睁不开眼睛了，我只知道在我昏睡过去的前一秒穿了祖母的抽泣声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我记得好象还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在大浪中艰难航行，桅杆被吹断了，冰冷刺骨的海浪不断地向我拍来，我想吐但呕吐物在怎么都出不来，那种感觉难受极了。我吸着烟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每一口烟都会让我的器官乃至肺部感到剧烈的疼痛，我不知道我要航向哪里，但我相信我要去的绝对会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。虽然同样是圣诞节的前夜，但在那个港湾绝对感受不到任何寒冷。
船翻了，圣诞老人来了。
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爸爸没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896年12月20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年我8岁。
翡翠鸟
-Halcyon-
（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 初一3班  刘子萱）
国王希克斯三个月没有回来了。
王后阿尔希欧尼在阳台上来回踱步。她金色的长发高高盘起，蔚蓝的双眸中满是憔悴，在风中微微飘起的裙摆在夜色下现出洁净而显眼的白。
  “王后……”门开了，一个侍女缓缓走了进来。
“没有回来吗，还没有回来吗？”阿尔希欧尼大吼着看向侍女。
  虽然声音中充斥着愤怒，但是阿尔希欧尼的脸上却是悲哀与担忧。
  “是的，我的王后，陛下他….依然没有回来…..”
  侍女战战兢兢，一下子跪了下来，手中的盘子摔在地上，盘中水果洒了一地。。
  “算了，你下去吧，”阿尔希欧尼无力地捂住脸，用一个无限哀戚的声音慢慢说，“把这些东西收拾了。”
“是。”侍女收拾好东西便出去了。
阿尔希欧尼坐到了自己那柔软的大床上，皱着眉，仰头看着星空中间温柔地照耀着皇宫的满月。
  “为什么，你还是回不来呢…….”她看着那轮明月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
阿尔希欧尼只感觉灵魂出窍六神无主，满脑子都是她深爱的丈夫。最终，她瘫倒在床上，花容月貌被眼泪淹没，寂静的房间内只有她的啜泣。
慢慢地，啜泣声慢慢地弱了，弱了，直到销声匿迹。
“阿尔希欧尼，阿尔希欧尼！！”一个声音把阿尔希欧尼唤醒，她无比熟悉这个温柔的声音。
阿尔希欧尼爬起来，她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，面前是她日思夜想的那个男人。
“宙斯，你回来了？”阿尔希欧尼扑倒在那那男人怀中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娇滴滴地问着，“你把我带到了哪里呢？”
那个名为希克斯的男人却打断了阿尔希欧尼，他的声音低沉，任谁都可以听出无尽的后悔来。
 “阿尔希欧尼啊，我可爱的妻子，不要再向以前那样称呼我了！而我，也不会再称你为赫拉了！”
“诶？”阿尔希欧尼丛丈夫的怀里挣脱开来，左手捂住了嘴。
她瞪大眼睛看着他，微微颤抖的声音中满是诧异：“怎么了，希…..克斯，这到底，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希克斯低下头，沉默半晌，才带着懊悔的眼神将阿尔希欧尼搂在怀里，慢慢地开始了诉说。
“我美丽的阿尔希欧尼啊，我们惹怒了众神，就是那位名为宙斯的神明。他把惩罚降在了我身上，将自己的雷电扔向了我的船只…..我，已经不在了！”
“不，不，怎么会这样——希克斯，不要，不要啊！！！！！”
阿尔希欧尼看向希克斯的脸，却发现他已经开始消失。她死死抱住丈夫，却无法阻止那个英俊健壮的男子与他周身满溢的亮光融合，静静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。
“再见了，阿尔希欧尼，请记住，我永远地，永远地爱着你……”
希克斯最后的话语回荡在阿尔希欧尼耳畔，她嚎啕大哭，一遍遍呐喊着丈夫的名字，接着倒在了地上。
再醒来时，阿尔希欧尼已经回到了皇宫。
她站起来，打开房门，顺着蜿蜒的楼梯走到宫殿一楼，接着打开大门离开。
这一晚，阿尔希欧尼赤着脚一路走到海边的悬崖上。
她的长发已经凌乱地披散下来，洁白的长裙沾上了泥污，未干的泪痕仍然挂在脸上。
“希克斯啊——”她抬起头，笑了，却比哭还难看，“我不会活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的。等着我吧，我来陪你了！”
阿尔希欧尼拎起裙子，向前走去。
“啊——”
她从悬崖上坠落，一直掉到海中，越陷越深。冰冷的海水让她窒息，她吐出一串串水泡，一口一口地咽下咸涩的海水。
她离海面的月光，越来越远。但是，她的痛苦却在一瞬间消失了。
阿尔希欧尼又一次睁开眼睛之时，黎明已经到来。她挥挥手，竟然飞向了空中。看向海面，她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小小的鸟儿，苍蓝的羽翼异常夺目。
“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寻找希克斯了！”
欣喜若狂的阿尔希欧尼振翼飞向长空，掠过无垠大海，最终在海心找到了另一只与她一模一样的鸟。那只鸟高声鸣叫着呼唤她，阿尔希欧尼明白，那便是她的丈夫。
——巍峨、遥远山巅的神殿之中，名为宙斯的男人正看着他们的影像，静静地微笑着。
“既然如此相爱，就不要死去了。爱情，本就是可以跨越生死的东西啊…..”
白狼山大战
（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 初一3班  曹阳）
白狼山虽说算不上陡崖绝壁，但它高高矗立在苍天大地之间，显得格外突兀。漫山遍野都是松柏桑榆各色杂树，郁郁枝叶不胜凄凉瑟瑟抖动；一阵秋风吹过，松涛涌动沙沙作响；枯枝败叶、草窠苔藓与潮湿的泥土裹挟着，散发的气味令人作呕；循山小路九曲回肠，与朦胧缥缈的白雾交织一处，宛如虚幻似有似无，不知有没有乌丸的埋伏。曹操仰视良久，终于狠下心令全军登山。
白狼山西坡草木茂密，把将士的身影都遮住了，容易走散，故而每走一段将领就清点一下人数。为了防备敌人埋伏，每个人嘴里都叼了树枝，除了窸窸窣窣别无其它响动。
路面坡度不大，曹操没有让亲兵搀扶，连拐杖也没拿一根，抓着身边的灌木就省了不少劲。将近晌午三万大军总算是到了山顶——原来这山山腰林密，但山顶却光秃秃的，在这里调整队形不成问题了。
曹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见一个净面长须、红唇皓齿的文士弯着身子跑了过来。此人姓邢名颙，字子昂，河间人，博览群书，为人端正仁义，被推举为孝廉，人称“德行堂堂邢子昂”。后遭受官场排挤隐居山林，曹操闻知其名将其辟用。
邢颙满面焦急：“主公，有敌人！”
“斥候游骑？”斥候就是军队派出探察敌情的小队骑兵。
“不……”邢颙嘴唇微颤，“是大部队，似乎还未发现我军。”
“全军止步，不得翻过山头。”曹操立时明白了：乌丸单于塌顿定是得知军队动向，将大部队从东南沿海转到山坡上。
这时中领军韩浩带着虎豹骑也凑了上来，保着曹操到东坡匍匐在地。护乌丸校尉阎柔瞥了一眼浩浩荡荡的六万乌丸大军，竟然笑了：“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曹操不禁诧异：“为何？”
阎柔不紧不慢：“山下这部队人马虽多，骑兵却少，武器各异。这不是最精锐的部队，应该是……”
“塌顿临时调集、东拼西凑的队伍？”
“主公英明！”阎柔还不忘拍句马屁，“兵法有云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，咱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！”
曹操正因敌我悬殊的问题犹豫不决时，中护军史涣突然抬手一指：“是塌顿！”
“嗯？”曹操一眼望去，只见队伍中间有人举着副白旄旗帜，分明是塌顿的帅旗！
擒贼先擒王，这倒很值得赌上一把。只要擒杀了塌顿，后面的仗就不用打了。曹操深感刻不容缓，立即将人马分作三队，制定好了计划。
虎豹骑都督曹纯正寸步不离护着曹操。这时有个斥候纵马而来，二人一时心急来不及藏身，让骑兵看了个正着。
那斥候一阵惊愕，勒住缰绳就要下山报信。曹纯眼疾手快，一跃而起弯弓搭箭，正中那兵面门。这是一支三棱透甲锥，贯穿眼睛直入其脑。斥候“啊”的一声，跌落马下。
这一声惨叫幽谷传响，山脚下上来再探的几个斥候兵听得真切，打马扬鞭就要回营禀报。曹操一跺脚：“左右两路出击！”
闻听此言，骑都尉徐晃、武猛校尉张郃身先士卒，率领两路大军往下冲。那几个斥候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糊里糊涂做了冤死鬼。此时塌顿正传令六万大军埋锅造饭，忽觉脚下地面发颤，隐约有铿铿之声，抬头见百步开外征尘骤起——曹军已经杀下来了！此时列阵迎战已然来不及，仓促之际只好搭弓放箭抵挡一时。
一阵密如飞蝗的箭雨飞向曹军，十几个骑兵立时落马。但曹军自山坡上冲下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岂是放几阵箭雨就能阻挡住的？只一眨眼的工夫，这两路骑兵便似尖刀般楔入乌丸阵营，搅起一阵腥风血雨。曹操在山顶看得分明，赶紧传第二道令：“中路军出击，给我擂鼓！”
战鼓敲起来震天动地，如半空中响起闷雷。折冲校尉张辽、度辽将军鲜于辅披坚执锐，率领精锐之士如离弦之箭涌向山脚下，认准塌顿的白旄旗奋力冲杀。这支队伍像在翻滚的热油中浇了瓢凉水，立时鼎沸四溅人仰马翻。
战马交蹄刀枪往来，塞外秋风与升腾的征尘、血雾搅作一团。受伤倒地的将士被大军踏过，成了血糊糊的肉泥；失去主人的战马横冲直撞，发出一声声悲惨的嘶鸣；斩落的人头被踢来踢去，滚得烂泥块一般……乌丸军应对不及死伤惨重，但游牧民族的汉子个个都是弓马娴熟的精悍勇士，有的滚倒在地砍断曹军马腿，有的箭不虚发连射曹兵落马。塌顿本人更是勇士中的勇士，眼看张辽所部冲杀过来，竟不躲不闪直面迎战。将怀必死之心，士无贪生之念，曹军已是强弩之末，被奋勇冲杀的乌丸士兵包围了起来。
曹操在山顶看得清楚，乌丸人似群鸟云集般卷入战场，如此下去可能全军覆没。曹操看了一眼身旁的曹纯：“你领着虎豹骑也去！”
曹纯一愣：“我们？”
“没错！”曹操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你们下去不要管别的，只杀向塌顿。”
曹纯立刻明白了——曹操是想杀掉乌丸首领翻转局面！于是领着许褚、韩浩、史涣、阎柔各自提枪，率三千虎豹骑冲了下去。曹操身旁只剩下鹰扬校尉邓展、别部司马娄圭、书佐牵招、邢颙和十几个卫士。
虎豹骑参战立竿见影，将士们见主公的护卫都来了，低靡的士气又高涨了起来。大家都明白了曹操的意图，于是一切刀枪剑戟弓弩飞矢都向塌顿招呼。曹操瞪着战场，头上渗出几滴冷汗——白狼之战实乃他平生最凶恶的一场仗，不成功则成仁。
这时忽听一阵尖叫，两个侍卫中箭倒地——五个手持刀弓的乌丸人冲了上来！邓展的剑术在曹营乃是首屈一指，立刻拔剑上前格斗。刚杀死一人，就用力过猛折断剑柄。剩下四人一齐向他砍去，邓展就地一滚，一晃间夺了敌人一把刀——他这空手夺白刃的本事真是出神入化！众侍卫这才反应过来，十几只大戟一齐涌上，把四人当场废命。
“不好，还有！”牵招往南面一指，只见十几个乌丸兵攀着树枝爬了上来。
邓展二话不说，拿起曹操的倚天剑，领着侍卫迎着敌人冲了上去。论单兵作战汉人不及乌丸，刚一交手两个侍卫就倒下了。眼见格斗失利，娄圭、邢颙急中生智，把战鼓一脚一个踹了下去。这一捣乱还真管用，乌丸人不明就里纷纷躲闪，邓展趁机猛挥倚天剑，将两个敌人斩为两段。众卫士尽命拼命，终于将乌丸人全部杀死，可己方也只剩四个人了。
仗打到这份上生死已悬于一线，几个人望着敌人的尸体还未缓过神来，忽听山下响起一阵欢呼声，吵吵嚷嚷此起彼伏也不知喊的什么。只见乌丸兵捅了马蜂窝般溃败，塌顿的白旄旗帜晃了两晃，倒落于乱军阵中。
“虎豹骑斩杀塌顿单于，我们打赢啦！曹公万岁！曹公万岁！”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云霄，曹操只觉浑身轻松，长出一口气，缓缓瘫坐在地。
